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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可是莫梓然是招門納婿，自然沒有什麼娘家婆家的差

別，自家人準備一桌料理吃吃喝喝，這一天也就這樣過了。 

可是今年格外不同，緣由就在這一家子才剛坐了下來，門外就響起了敲門聲，隨即

桌前的三個姑娘都顯得坐立不安。 

莫梓然和夫君陸維山對望了一眼，揮手讓管家親自去開門招呼。 

來人是要做什麼的，夫妻倆心裡早有猜測，只是不說破罷了，他們之前出門了一趟，

回來後，下人自然會把這陣子的大小事都向他們稟報。 

他們本還想著，或許開了年之後就得開始籌辦好事了，可沒想到，年節都還沒過完，

就急吼吼的上門來了，想來對這婚事迫不及待了吧，就不知道是哪一個。 

夫妻兩人看著坐立不安的姑娘們，心裡忍不住輕嘆，可不是女大不中留嗎？不過是

叩門聲而已，就勾得姑娘們一個個的心思都往外飄了。 

縱使莫梓然心中有數，可畢竟是自小養大的姑娘，不免感到不捨，也遺憾沒給她們

生個兄弟，不過話說回來，她自己也沒有兄弟，不也安安生生的過了這一輩子？突然間，

她又冒出一個念頭，不知道有哪個女兒願意如同她一般招個夫婿，把家業給傳下去。 

就在莫梓然思緒紛轉之際，就見老管家表情驚惶的踅了回來，她莫名有股不好的預

感，眉頭一皺問道：「怎麼了？」 

老管家是她父親時就跟著伺候的老人了，向來穩重自持，尋常的人事物可無法讓他

變了臉色，門外肯定是有什麼不對。 

「夫人，咱們府上讓兵士給圍了。」 

三個姑娘和莫梓然都是一臉驚訝，只有陸維山依舊神色淡淡，像是早就預料到了。 

莫梓然還沒來得及多問，門子也一臉驚惶歡喜交雜的奔了進來。 

「夫人，姑爺，外頭來了不少官老爺說是要拜訪呢！」 

莫梓然有些不明白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下意識看向夫君，只見陸維山挑了挑

眉，臉上帶了點玩味的笑容，淡淡地看向三個坐立不安的姑娘們。 

不是應該是還沒成親的女婿上門求見，怎麼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 

「好了，妳們現在是不是該說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陸維山拿起茶盞，稍微把

玩了一下，而後輕輕地放回桌上，發出一聲輕響。 

三個姑娘忍不住全都打了個寒噤，陸紫蘇身為長女，自然當仁不讓先舉了手，「我

猜這群官老爺們是我等的人給引來的。」 

老二莫半夏性子軟和，咬了咬唇，緊接著道：「那兵士……應該是我等的人帶來的。」 

么女陸厚朴左看右看發現跟自己沒關係，心情寬鬆了不少，一臉無辜地說道：「那

可都跟我沒干係，爹，我可乖了！」 

陸維山不置可否地輕哼一聲，又聽見外頭傳來鞭響，緊接著是如海浪般宏亮的聲音

不斷傳來— 

「吾皇萬歲萬萬歲。」 

陸厚朴的表情瞬間僵住了，瞪大眼睛看著自個兒親爹突然笑得溫柔和藹，接著聽到

他輕柔地反問— 



「毫無疑問，這個就跟妳有關係了，嗯？」 

三個姑娘瞬間低頭不敢作聲，當爹爹露出這樣的笑容時，才是最可怕的時候。 

「一個皇帝，一個領兵的……」陸維山瞧了二女兒一眼。 

莫半夏連忙接口，「寧靖王。」 

他的目光飄向大女兒，她也同樣爽快地接口，「帝師。」 

「好！挺好的。」陸維山微微一笑，然後回頭看著帶著小祕密的妻子已經一臉蒼白

的呆愣在那兒。 

她現在的心情他大約可以猜想得到，畢竟一個重生的姑娘發現上輩子把這個皇朝給

鬥垮的三方大頭全都出現在自家門口，而且還是要迎娶自家姑娘，成為自家女婿，她沒

暈過去就算膽大的…… 

然而他剛剛還在心裡稱讚著膽大的女子，突然身子一晃，兩眼一閉，直直的往前倒

去。 

「娘—」三個姑娘齊聲驚呼，廳堂裡瞬間亂了起來。 

這個年才剛始，莫家便因為三個名震天下的未來女婿上門，雞飛狗跳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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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 

大紅的宮城外頭，穿著相同服飾的小姑娘們排成兩列，慢慢地走進那道朱門裡。 

宮門一閉，站在不遠處看著的人們，也紛紛回去向各自的主子覆命，因為這宮門關

上的瞬間，等於宣告新皇第一回的選秀開始了。 

與先皇最大的不同是，天啟帝這一回不只有官家千金入宮待選，甚至還開放從民間

選秀，以致於這一場選秀打從前年就開始準備，直到今日才完成。 

然而天啟帝頭一回選秀，太妃太嬪們還有其身後的各大家族也都非常在意，畢竟天

啟帝也快要二十了，後宮依然空空蕩蕩，實在讓朝廷上下多有揣測。 

沒有人相信身為一個男人，又是萬人之上的皇帝，是真的不好女色，可打從以前在

潛邸到如今登基後這一大段日子，居然都沒有任何女子被寵幸的消息，這也讓人不免懷

疑，莫非當今聖上有什麼隱疾？ 

可不管如何，滿朝文武家裡有適齡姑娘的全都在這次選秀上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即

使不能親自入宮指點，也紛紛暗中安排了人手準備在宮裡好好照應自家的姑娘。 

這背後的照應自然是各家族彼此心照不宣的事，但對於只是依靠著羅盤指點，就耿

直的加入選秀隊伍的陸厚朴來說，就顯得格外的寒酸可憐了。 

她捏了捏自個兒腰帶多纏了兩圈還顯得鬆垮垮的衣裳，再看看屋子裡其他兩個人身

上那一看就是量身訂做的衣裳，不免覺得自個兒果然還是準備不足。 

不過無妨，她進宮來可不是跟其他人一較長短的，不過是衣裳罷了，她所圖更大，

可不跟她們一般見識。 



陸厚朴拿著自己心愛的小羅盤一路往西邊走，也幸虧今日秀女剛進宮，儲秀宮裡還

一團亂，沒人多加理會一個從民間選進來的小姑娘，也算讓她撿了一個大便宜。 

她照著羅盤所指的方向走去，最後緊皺著眉頭站在一處小園子裡，往邊上一看，是

儲秀宮的圍牆，這裡應是儲秀宮最偏僻的地方了，不僅人煙罕至，平常似乎也沒什麼人

來打理，野草叢生，樹底下滿是落葉，圍牆上也滿是青苔。 

可圍牆上頭突然出現了一雙手，緊接著一道俐落的身影落在地上，逼得她不得不退

後兩步，給翻過牆的人讓出位置來。 

「咦？是今天剛進宮的秀女？妳怎麼會在這兒？」剛落地的厲穆禛一看到站在眼前

的小姑娘，眉頭一挑，有點意外又不太意外的問著。 

他不過是突發奇想，想來看看這回入選的秀女究竟有哪些人，原本也不打算驚動其

他人，這才選了個邊邊角角的地方翻牆過來，卻沒想到居然被一個秀女給堵了，該說這

宮裡果然有人手伸得太長了，還是真的是巧合？ 

想到這裡，厲穆禛臉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我才該問問你為什麼會在這兒呢！」陸厚朴一張小圓臉上滿是嫌棄的瞥了他一

眼，「我怎麼說也是選秀的秀女，可你又是什麼身分？在宮裡居然還能夠大剌剌的翻牆

進來，小心我喊了姑姑們來。」 

陸厚朴倒不擔心這人是什麼壞人，只是想著這大約是哪個跟宮中太妃有親戚關係的

男子，話裡話外都在提醒他最好趕緊離開，否則讓第二人瞧見了他的存在，不管是對他

還是她來說，那可就不好收拾了。 

厲穆禛倒是沒想到她會對他露出這樣嫌棄的表情，這讓他本來的猜測成了一個笑

話，可他還是不信，這入宮來的秀女，就算再怎麼單純，也該知道能夠在宮裡任意行走

的男子只有一個人吧！ 

這小姑娘是真單純，還是打算以退為進，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是什麼身分妳要不要猜一猜？還是把儲秀宮裡的姑姑給喊來，到時候咱們好好

地說上一說？」 

厲穆禛本來就長得一臉俊秀模樣，一笑起來，再用那雙無辜又清澈的眼眸望著人，

即使表現出無賴的模樣也讓人厭惡不起來，他想，眼前這個不過是個普通的小姑娘，肯

定被他這麼一笑就臉紅心跳，啥都給忘了。 

只可惜陸厚朴有一個男色不遜於眼前男子的爹，加上打小的調教，她反倒嚴肅了表

情，深沉的說道：「這位貴人，我瞧你……印堂發黑啊！」 

他見過在他面前害羞的、討好的、厭惡的各種表情還有話語，但卻是生平頭一回遇

到像她這樣的，他深覺有趣的望著她，「那妳說說，這印堂發黑要怎麼解？」 

「無解。」她睨了他一眼，就知道這男人不把她的話放心上，只是想尋她逗樂子才

會這麼問。 

哼！他眼裡那取笑的神色都要漫出來了，眼沒瞎的人都能夠瞧出來，更別提她還是

名號響噹噹的小神算，沒半點眼色她靠什麼行走江湖呢！ 

厲穆禛被她那小眼神給逗得更歡樂了，「怎麼會無解？放心！銀子什麼的我肯定是

給得起的。」 



陸厚朴啐了一口，冷哼道：「本姑娘可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別想用這一點

小恩小惠就讓我道破天機。」 

看她傲嬌地抬著小下巴，厲穆禛心裡本來只有三分逗弄的心思，如今可多到有七、

八分了。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姑娘，怎麼能夠養出這等有趣的性子來？ 

「富貴不能淫？那可不見得吧，如果不是要博一個富貴，怎麼還會入宮選秀？」他

搖搖頭，一邊打量著她，一邊打開手中摺扇，微微搧著風。 

這回的選秀雖說不少人都打算插手，可是人數到底是比預料中少的，因為他事先定

出了規矩，選秀入宮的妃子，對家裡頭不可能有任何提攜，起碼在這一朝是不可能了，

對於那種妄想把姑娘送進宮，就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念頭，可以說是從源頭就給掐斷

了。 

只是他都已經把話說在前頭了，這回入宮選秀的秀女還是朝中大官之女居多，就知

道那些老狐狸們並沒有把他的話給放在心上。 

陸厚朴睨了他一眼，輕嘆了口氣，「本來嘛，這事兒是天機不可洩漏，不過既然你

誠心誠意地問了，那我告訴你也無妨。本神算幾個月前偶然算出我的姻緣就在京城方

向，這不剛好遇上了選秀的告示，說一路上包吃包住，就算選秀沒上也能夠好好地將我

送回家去，所以我就去報名，通過初選後就跟著一塊兒上路了。」 

她這番說法雖然跟事實有一點「小出入」，但是為了不損害她英明神武的神算形象，

她自然不會老實說是因為她算的卦時靈時不靈，中間繞了不少彎路，把身上的銀兩給花

得差不多了，最後只能搭選秀隊伍的順風車來京城。 

「喔？所以妳覺得自個兒的姻緣就在宮裡？是萬人之上那一位？」厲穆禛挑了挑

眉，好笑地望著她。 

如果她的心思一開始就放在宮裡的話，那她的野心可就不是普通的大了。 

「這……說不準呢！」陸厚朴也是挺苦惱的。 

「怎麼就說不準了？」他好笑地看著她，她剛剛不是挺自信的嗎？怎麼現在又萎靡

了下來？看來這神算的稱號好像不是很可信啊！ 

「我上次夜觀星象，是往宮裡的方向沒錯，可是這人是在宮裡還是宮外……還沒算清

楚。」她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也覺得自己撐不住神算的形象。 

厲穆禛沒想到她突然這麼老實，一下子沒忍住笑，果不其然得到她一個惱羞成怒的

白眼。 

「有什麼好笑的，人有失手，馬有亂蹄，我這是因為在宮裡，不方便卜算，否則早

就算明白了。」陸厚朴越說越覺得是如此，人家不都說醫者不自醫嗎？算命也是同樣的

道理，算自個兒的事當然得更加費勁兒，一時出了差錯也不完全是她的問題。 

「原來如此。」他表面上斂起笑意，煞有介事地附和，可心裡卻忍笑忍得好痛苦，

若不是顧忌哈哈大笑會暴露行蹤，他可半點也忍不了。 

她咬了咬牙，擺出不在意的神情，「沒關係，我知道你現在不信我的話，但是很快

你就會相信我說的是真的了！」 



她眼尾往上一掃，在對上眼前這明顯把她的話當成樂子聽的男人臉上，心底就忍不

住升起一股幸災樂禍的情緒。 

她看了看日頭，又道：「行了，宮裡的姑姑們等一下還要訓話，我就先走了，切記！

印堂發黑，血光之災，不可低頭看啊！」說完，她連忙拎起裙襬，小跑步的離開。 

厲穆禛看著她離去的背影，深深覺得自個兒這一趟果然沒白來，這一次的秀女要是

個個都跟這小姑娘一樣有趣……那這宮裡可就熱鬧多了。 

他搖了搖摺扇，想起她剛剛說不要低頭這回事，又忍不住想笑。 

那小姑娘要在他面前玩弄心機還是嫩了點，她剛剛先是往上看，才又提醒不要低

頭，不就是反話一句，怕他抬頭看嗎？ 

他倒是要看看，就這一會兒的功夫，她還能夠在他的眼前弄出什麼花樣來。 

他含笑抬頭，就在那一瞬間，一個黑影砸落在他臉上，那東西不重，甚至還有點軟，

可是從高處落下，也把他砸了個眼冒金星，甚至鼻梁處還覺得有一股熱流緩緩流出…… 

「皇上！」暗處突然飛奔出好幾人圍了過來，同時驚呼大喊，「護駕！」 

厲穆禛從身上拿了帕子擦了擦鼻血，低頭看看方才砸他的黑影，又再次抬起頭，瞇

著眼仔細一瞧，最後忍不住搖頭笑了起來。 

「不過是一顆桃子罷了。」他撿起那顆「大膽犯上」的桃子，手指輕柔的磨蹭著那

帶著細微絨毛的表皮，粉粉嫩嫩的桃子，想來是熟透了，才會掛不住枝。 

看兇手不過是一顆桃子，其他人倒是鬆了口氣，只是看著皇上摸著桃子笑，也不像

生氣的樣子，倒是有幾分難以揣摩皇上的心思了。 

厲穆禛想起剛剛那小姑娘信誓旦旦說的那句血光之災，又想起這個肉薄粉皮的桃

子，心中莫名蕩起了陣陣漣漪。 

或許還真讓那個小姑娘給算中了，她的姻緣也許真得落在這宮裡頭？ 

可惜的是，他剛剛忘了問小姑娘姓啥名誰了，只不過對於皇帝來說，想要得知一個

秀女的消息，似乎也不是那麼困難，不是嗎？ 

 

 

被惦記上的陸厚朴可沒想那麼多，對於她來說，這選秀什麼的，不過就是走個過場，

畢竟她爹說了，男人可不能找妻妾成群的，這樣的男人容易得病，還會連累自己的妻小。 

而皇上自古就是三宮六院的，別說皇上想要來個一生一世一雙人，就是他這麼想

了，滿朝文武也不能夠啊！ 

再說了，對於一個普通小姑娘來說，皇上這樣的人太過高高在上又太遙遠了，與其

想著是不是能夠入宮和其他高門貴戶千金一較長短，還不如盤算著是不是趁夜深人靜的

時候，偷偷起個卦，好好仔細卜算她的良緣到底在何方。 

老實說她也不想這麼著急，可是自從兩個姊姊都各自尋了法子避了出去後，她的婚

事就成了娘親最關注的重點了，這回要不是她爹放行，她還無法這麼順利的離家，自個

兒來找自己的緣分呢！ 



只要一想到娘親最看好的對象居然是薊州城裡有名的鏢師，她就忍不住懷疑起自家

娘親的審美觀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要不然怎麼自個兒挑夫君的時候就挺正常的，給閨

女們挑夫婿的時候，眼光就變得那麼詭異呢？ 

以她爹來說，雖然已屆中年，可是用面白如玉、翩翩佳公子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是

那鏢師……眼若銅鈴，面黑如墨，身長八尺，腰闊數圍，別號小鍾馗，明明才剛十八歲，

可看起來說不得比她爹還老，光只是想像都讓她忍不住想打冷顫，更遑論要嫁給他生活

一輩子。 

所以這姻緣什麼的，可千千萬萬要算準了，她在心中默唸著所有記得住的算命大神。 

她這複雜的心思自然沒人能夠理解，因為儲秀宮裡，無論是待選的秀女還是伺候的

姑姑們，一個個都在為剛剛才傳下來的消息做準備。 

本以為在選秀結束前都沒能見到的皇上居然發了話，打算在兩日後見見所有的秀

女，不只秀女們又驚又喜，就是伺候的姑姑們也全都按捺不住心底的喜意。 

皇上之前看起來一副對秀女沒有什麼興致的樣子，現在卻突然說要見人，不管是哪

一個，要是伺候得好了，日後自然能跟著有好日子。 

後宮裡不少太妃太嬪也連忙在這短短的兩天內，用各種藉口把幾個特別有希望的秀

女都輪番見了一回，賞賜了不少好東西。 

儲秀宮本來人就不少，這下子送禮的、打探消息的人更是源源不斷，讓儲秀宮的氣

氛越發高漲。 

而在一片熱鬧之中，陸厚朴可以說是唯一的一股清流，畢竟整天不琢磨著胭脂水粉

還有該怎麼打扮的秀女，兩百多人中也只有她一個了。 

一開始還有人看她一臉沉著，以為她背後有什麼靠山或者是勢力，讓她可以這樣穩

如泰山，但是在幾個人旁敲側擊之後，所有人馬上放棄了這個不靠譜的想法。 

一個長相沒特別突出，問什麼就只會回答一句「天機不可洩漏」的傻子，能夠有什

麼威脅性？ 

真要能夠看上這麼一個人，那八成也是一個傻子！ 

由於陸厚朴實在太奇葩、太沒有殺傷力，以致於兩天之內，不管是外面的勢力搞事，

還是秀女之間彼此下絆子互掐，這種種的陰謀詭計全都跟她搭不上關係。 

她吃吃喝喝睡睡，養精蓄銳了兩天之後，終於在面聖之前，聚集了所有精力卜出最

後一卦。 

可明明是卜算姻緣，卻算出一個貴不可言的結果來，這讓陸厚朴頭一回懷疑起自己

卜算的正確度了。 

宮裡貴不可言的只有一個人，可是她爹說了，一根人人都搶的黃瓜不衛生，這該如

何取捨呢？看著窗外高掛在夜幕上的明月，她不禁苦惱了起來。 

 

 

陸厚朴這樣「質樸」的苦惱，儲秀宮裡大約沒有半個人可以想像得到，因為實在太

不切實際，在煩惱自己要不要那根人人搶的黃瓜之前，難道不該先煩惱自己能不能被皇

上給瞧中嗎？ 



可是陸厚朴打小被訓練出來的自信，豐沛得可以突破天際，只是在此時，其他的秀

女都還沒發現居然有這種奇葩混在大隊伍中，仍把她當成一個沒有競爭力的傻子，直接

忽略掉她。 

於是在面聖當天一早，有人的衣裳突然破了，有人早就準備好的首飾不見了，一片

混亂中，只有陸厚朴睡得飽飽才起身，悠哉地吃了豐盛的早膳，最後在外頭姑姑們著急

地喊著秀女集合的時候，快速的把入宮時給的裙子換上，隨手梳了一個髮髻，在上頭插

上了排梳般錯落有致的髮飾，細細如蠶絲的金銀線串起了細如米粒的珍珠，人一走動，

那細碎的流蘇就隨著擺動，別緻又可愛。 

這樣一件首飾，雖然沒有鑲著什麼昂貴的珠寶，可那細膩的工藝還有不同於市面上

髮飾設計的巧思，還是讓一干姑娘們全都忍不住多看幾眼。 

陸厚朴拿出這個倒不是真有什麼出風頭的心思，只不過是昨晚她頭上紮的髮帶不小

心落到地上髒了，今日就換個東西戴戴而已，可是看在其他人眼裡，這就是她憋著勁兒

想要讓皇上多瞧她一眼的手段。 

「呵！還以為真的是什麼都不爭的人呢！沒想到心機如此深重，只不過那東西也就

只有款式還算討巧，那上頭的米珠子，讓我戴著我都怕丟了身分。」出言諷刺的是一個

穿著朱色衣裳的姑娘，長臉朱唇，模樣看起來倒是有幾分豔麗，可或許是想要表現出端

莊的氣質，穿著打扮都偏老氣。 

她身邊站著一個穿著淺粉色衣裳的姑娘，外表看起來柔弱，可那嘴上功夫也是半點

不饒人，「李姊姊，這麼說可就冤枉人了，誰不知道咱們這屋子就她一個民間選上來的，

說不得就這些米珠子，得讓人家一家子不吃不喝攢上好久呢！」 

另外一個臉色淡然的姑娘正要踏出門，正想多管一句閒事，沒想到跟在她後頭的陸

厚朴卻是一臉贊同的點頭，「兩位姊姊說的是，這米珠子的髮排梳的確就是討巧罷了，

正式場合戴上這個的確是不怎麼尊重的，不過我看這位姊姊打扮得也挺樸素的，我也不

好意思把自己弄得太花俏，這才挑了這個戴上呢！」 

三個人同時看著陸厚朴，發現她一臉真誠，真不是故意要諷刺人，莫名的一陣憋悶，

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了。 

這姑娘是不是真傻？難道她沒聽懂她們不是在誇獎她樸素，而是在諷刺她窮得拿不

出像樣的東西來嗎？ 

塗湘茹定定的看著這個這幾天來一直保持著低存在感的姑娘，她總覺得她和其他秀

女不太一樣，至於是哪兒不一樣，她又說不出來，只覺得這姑娘讓人出乎意料的地方可

不只這樣。 

剛剛率先說話的李芳晨憤怒的瞪著堆著一臉笑意的陸厚朴，覺得這個人根本就是故

意在諷刺她，她冷哼了聲，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屋子。 

而剛剛像是幫陸厚朴說話，可實際上踩了她一腳的白婉楒，則是有些複雜的看了她

一眼後，也急急忙忙跟著李芳晨的腳步走了出去。 

陸厚朴有些摸不著頭緒地低喃道：「她們怎麼走得那麼匆忙？難不成她們注意到自

個兒的脂粉上得太重，想趕緊去外頭曬曬日頭，讓妝容看起來自然點？」 



只走在她前頭一步的塗湘茹差點摔到地上，她再次眼神複雜的看著陸厚朴這個圓臉

小姑娘。 

這姑娘到底是怎麼被養大的？怎麼說話就這麼不著調呢？ 

不管這些姑娘們是怎麼想的，在秀女全都聚在一起後，儲秀宮的姑姑們就領著這群

秀女浩浩蕩蕩地往皇上日常辦公的御乾宮去了。 

等到了御乾宮裡的臨華殿，等在裡頭的還有幾位太妃和太嬪，秀女們請過安後，所

有人都安靜地站在邊上等著，直到外頭靜鞭響起，眾人的心突地都跳得飛快，卻一個個

斂首低眉，沒多久，就看到一雙金黃色的靴子從眼前經過，直到上頭傳來讓眾人起身的

話語，不少人才發現自己打從剛剛就屏著氣，憋得一張臉都紅了。 

陸厚朴本來覺得自己就是來湊熱鬧的，並不怎麼緊張，可是打從昨晚占卜出那個貴

不可言的卦象後，她又覺得自己可能要重新斟酌斟酌這個卦象到底是什麼個意思，這麼

一想，她難免糾結了起來，反應也因此慢了一拍，於是當所有人都退到邊上等著皇上一

個個問話時，她還突兀地一個人站在殿上，過了一會兒才猛一抬頭，就看到一雙熟悉帶

笑的眼神。 

她陡然一個激靈，心裡頭一次冒出了心虛混雜著心慌的感覺。 

娘啊！她當著皇上的面坑他說有血光之災，這下子她還有辦法活到自己成親的時候

嗎？ 

 

 

厲穆禛一踏入殿中，一眼就看見那個坑他的小姑娘站在秀女群的正中間。 

畢竟其他人都穿得花紅柳綠，只有她一個人規規矩矩穿著入宮時候發的衣裳，尤其

當他坐在上頭往下看的時候，她們一個個都戰戰兢兢的，只有她很明顯的魂遊天外，招

眼得很。 

他想起了那天的場景，覺得這有趣的人兒還是留到最後再問話吧，不料其他秀女都

乖乖地往兩邊退開，就她一個人還恍神的站在中間。 

看著她像是突然意識到什麼，驚慌的抬起頭，急著要往邊上退去，他拿起茶盞輕啜

了一口茶水，阻止道：「既然走得慢了，那麼就別走了。」 

他讓原本跟她同一排的秀女都出來，一排秀女站在那兒，幾個太妃太嬪也坐在上頭

看著，臉上都帶著笑，可是心裡卻已經琢磨了起來。 

皇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難不成是已經有看上的秀女了？ 

先帝的妃嬪之中，以塗太妃身分最高，她看了看下首，嘴角微抽，沒想到居然就看

見了她娘家出來的姑娘，她側眼看了看身邊的劉太嬪，就知道她家裡人肯定也在那一排

秀女之中了。 

她看了皇上一眼，心中有幾分揣測，可在這個時候，她也不敢給自家小輩什麼提示，

只盼著之前看起來還算警醒的孩子，這時候可千萬別犯了傻，想在皇上面前表現什麼才

好。 



後宮這些女人一輩子汲汲營營就為了一個位置拚鬥，其中有多苦她自個兒最是清楚

明白的，可是要爭這些的前提是爭了有用，就算不為了自個兒，為了娘家家裡人能夠有

個前程，那也是值得的。 

只是現在的皇上可不是先帝，她這幾年冷眼看著，厲穆禛能夠順順利利的登上大

位，可不只是因為年長的皇子只剩下這麼一個，其背後的手段自然是少不了，更別說他

雖然年輕，可是政務上並沒有被老臣們給壓著無法施展，由此可見，在選秀之前，他表

明了絕對不會提攜後宮女子家人的話，可不只是空話。 

她塗家又不是只能指著姑娘來提攜，何必也跟著陷入這後宮裡頭？ 

塗太妃的感嘆不過一瞬間，馬上就回過神來，其他人如何她不管，如果皇上不是真

看中了自家姪女，她還是有辦法把人給順順利利的送出宮的。 

既然心裡有了盤算，塗太妃自然不會在這個場合多說什麼不該說的話，打算順著皇

上的意思，只盼著他能夠顧念在她們伺候過先帝的分上，能夠多少給點臉面。 

「皇上，這秀女能夠入得宮來，肯定是各有各的長處，就不知道皇上想考考秀女們

什麼？」塗太妃這話說得討巧，秀女站了一排，她也不好揣測皇帝到底是看上了哪一個，

不如讓皇帝自個兒發問，她再藉機觀察皇帝的意思。 

第2 章 

厲穆禛看了塗太妃一眼，似笑非笑的又往下頭的秀女們看去，一排秀女全都按規矩

低著頭，不是臉紅羞澀，就是緊張得渾身僵硬，只有陸厚朴雖然低著頭，但是一會兒看

看左邊，一會兒又看看右邊，如果不是規矩學得還算到位，只怕會乾脆直接抬起頭張望。 

他輕笑了一聲，沉吟了下後說道：「朕也是頭一回見諸位秀女們，不知道要考些什

麼，不如就讓她們自個兒介紹一下，然後說說為何要來參加選秀，如何？」 

此話一出，連塗太妃這種已經預想過皇帝可能會提出什麼不合理要求的人都吃了好

大一驚，就更別提其他人了，一個個神色複雜，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一般來說，考察秀女不就是琴棋書畫，頂多考校個女紅之類的，從來沒有聽過還要

問秀女為什麼入宮來的，而且這個問題要這些個丫頭怎麼回答？總不能說是因為想嫁人

吧，這樣羞人的話，哪個閨閣女兒敢輕易說出口？ 

剛剛還欣喜著皇帝能夠看中自家親戚孩兒的幾個先帝的妃嬪，此時都著急得揪緊了

帕子，就怕下頭的姑娘們說出什麼不合適的話來。 

大殿的氣氛倏地緊張了起來，一群秀女們也全都愣住了。 

她們各有入宮參加選秀的原因，可是真能老實說嗎？ 

要說自己是為了姻緣良人而來，那得有多羞人？ 

要說自己是為了家族前程，皇上會不會又想深了，覺得自己有所圖謀？ 

一時之間，原本羞答答的姑娘們，一個個眼神糾結，有些本來就別有所圖的，臉色

更是刷白了一層，就怕一個回答不好，不只壞了自己的前程，連家裡人都得帶累。 



厲穆禛倒是沒想到自個兒的一句話能夠讓一群女人想那麼多，他就只是好奇那個小

姑娘在知道他的身分後，還會不會睜著眼胡說八道罷了。 

不過為了避免讓人看出來他對她的特別，他也沒要她第一個回答，而是點了站在最

右邊一個穿著粉色衣裳的小姑娘，讓她先說。 

白婉楒第一個被點名上前回話，手腳微微顫抖著，咬著唇，半晌說不出話來。 

厲穆禛勾了勾唇，也不為難她了，揮了揮手就讓她退回去，「既然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回去好好想想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正是李芳晨，她抿了抿唇，挺了挺胸，無視於上頭李太嬪的眼色，大聲說道：

「臣女入宮選秀的目的是想報效朝廷，畢竟皇上後宮空虛，前朝不安，臣女無能，只想

著、只想著……」 

她剛剛也是腦子一熱才說出了前頭的話，可後來該怎麼圓場就不知道了，她結巴了

半天，咬著唇不知道該如何接下去，自然也沒看見上頭的李太嬪已經被她這一番沒腦子

的話給氣得臉色發白，連帕子都要被扯破了。 

厲穆禛眼裡閃過一絲嘲諷，淡淡地反問：「想報效朝廷卻選擇入宮？等朕有空再問

問李翰林，他家閨女不知道學的是哪本書，挺有見解啊！」 

這明晃晃的諷刺，就是李芳晨再傻也都聽出來了，她立即紅了眼眶，咬著唇退了回

去，可偶爾抖動的肩膀卻說明了她現在的情緒起伏頗大。 

連續兩個出師不利，剛剛還羨慕這一排秀女可以提前面見皇上的人，這時候全都慶

幸自個兒不是站在那兒，否則只怕還得絞盡腦汁想著該怎麼回答才好。 

輪到第三個，殿上其他女人都已經可以預料到，如若再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

說不得這一屆秀女得全部折在這一輪問話裡了。 

剛剛已經丟了臉面的李太嬪也忍不住插話道：「皇上這話可讓秀女們難回話了，瞧

瞧！這一個個得都羞得不知道自個兒在說些什麼了。」 

厲穆禛斜看了李太嬪一眼，覺得好笑，這是打算把剛剛那秀女定為太過羞澀而胡言

亂語了？ 

他對於這些先帝的女人向來抱持著供著就好的態度，如若不是這回選秀，後宮的這

些女人們一個個手都插得太深，他剛剛也不會弄得這麼讓人下不了臺。 

不過……正到最精彩的時候，怎麼可以就這麼停了呢？他微微一笑，看向那個沒有半

點緊張感的小姑娘。 

「也是，是朕想差了，不過既然都已經問了，不妨再問一個，如若還是又緊張得胡

言亂語，那朕就不問了。」 

「皇上說的是。」李太嬪尷尬的點點頭，退回自個兒的位置上。 

一邊伺候的姑姑看上頭的主子們使了個眼色，就讓下一位秀女站出來回話。 

陸厚朴不是不緊張，尤其這麼多人盯著她瞧，可是她會覺得緊張不是因為她不知道

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而是打從剛剛發現皇上就是上回被她糊弄有血光之災的男人後，

她就覺得自己可能很快也要有「血光之災」了。 

秀女們學到的規矩是貴人沒讓抬頭，回話的時候不能抬頭，所以這時她仍心懷僥

倖，想著自己等等把聲音壓低一些，說不得那人就認不得她了。 



只可惜對於一個早就盯上獵物的老狐狸來說，別說她只是想要把聲音壓低這種拙劣

的小技巧，就算她把自己畫成了一張大花臉，他也能夠認得出來。 

陸厚朴正要回話之際，就聽見厲穆禛的聲音悠然響起— 

「抬起頭來回話。」 

她的心頓時一緊，大感不妙，可是皇上都已經開口，難道她還能不遵從嗎？ 

她戰戰兢兢的抬起頭，眼睛卻不敢望向上方的人，自然不知道除了厲穆禛以外，那

些先帝的妃嬪都在她抬起頭的瞬間，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她是皇帝第一個表現出特別態度的秀女，可偏偏她們對她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不免

懷疑她是不是有著天香國色，「偶然」讓皇帝撞見了，這才多了幾分注意。 

可是她一抬起頭，看到她的容貌，除了塗太妃以外，其他人對於她的警惕心瞬間降

低了不少。 

一個看起來還帶著點孩子氣的圓臉姑娘，頂多就那雙眼睛還算靈活動人，其餘就沒

有什麼特色了，更別提在她們心裡，幾個大族出身的秀女或者是特別需要注意的秀女名

單早就都在她們心裡倒背如流了，而這一個名字取得怪模怪樣，也沒有什麼出色的家

世，應該只是運氣好罷了。 

其他女人的心思陸厚朴自然是管不著的，她只想著自己可千萬不要被認出來，至於

選秀結果會如何，她覺得那不是她現在該擔心的，她該擔心的是自己是否能夠順利走出

皇宮。 

「民女陸厚朴……」 

「不用介紹了，直接回答朕的問題就行了。」厲穆禛揮了揮手打斷她的話，接著朝

她眨了眨眼，像是在暗示著他早就認出她了。 

陸厚朴的臉色僵了下，知道這回自己肯定是逃不過了，反正她橫豎都已經得罪了貴

人，還不如爽快地把話給答了。 

就像她爹說的，人活一輩子，要是活得不爽快，那跟養在圈子裡的豬有什麼兩樣。 

這麼一想，她覺得緊張一下子消散了不少，她梗著了脖子，看向那個含笑等著她出

醜的男人，一股洶湧的勇氣從心底流竄了全身。 

做人就是不能慫！更何況她可是文武全才天下第一偉人爹爹的女兒，更是不能輕易

認慫了。 

她眼底閃閃發光，抿了抿唇後，她一字一句，帶著無上氣勢的說道：「民女是為了

尋求一樁姻緣來的。」 

此話一出，大殿陡然騷動了起來，塗太妃等人被她這直白的回答給嚇了一大跳，其

他秀女們一個個也都倒抽了一口氣，頓時許多眼神投射在她身上，鄙視她不知羞恥，或

是覺得她根本就是沒有腦子，但她依舊巍然不動。 

反倒是厲穆禛笑開來，饒有興致的追問道：「喔？那妳覺得怎麼樣才算是好姻緣？」 

就這麼一句，塗太妃幾個馬上就明白了，就算剛剛還不能確定皇帝對這個什麼都不

顯的秀女有什麼心思，可是這要捧人或者是給恩典的意思卻是不容置疑。 



塗太妃等人都能夠看得出來，幾個家世敏感的秀女自然也都能夠看出來，一時之

間，剛剛那些鄙視嘲笑的眼神就成了嫉妒和憤憤不平，尤其是剛剛讓人看了笑話的李芳

晨和白婉楒，更是恨得連牙根都要咬碎了。 

憑什麼她就能夠拿到這個恩典？她們剛剛如果不是太過緊張，說不得也能夠讓皇上

高看一眼，哪裡會讓這個不知羞的拿到這樣的好處。 

陸厚朴剛剛硬著頭皮回答了那一句話，心裡早就設想了許多下場，可如今聽到皇上

含著笑意追問，她就是再傻，也知道自己大約是討巧的回答到點上了，所以皇上的第二

個問題要怎麼回答，才是最重要的。 

雖然她平常老是被稱讚個性耿直，但是她也知道在宮裡說話都得三思，起碼她占卜

出來「貴不可言」的結果就不能隨便說。 

畢竟在這宮裡，能夠擔上一句貴不可言的，除了皇上以外，還能有誰？就算真能找

出其他人，就算她心裡真這麼想，也不能直接說出來，要不在場這一堆人，只要有一個

說這是大不敬之罪，那她可就百口莫辯了。 

她眼珠子滴溜溜的轉了轉，圓臉相當嚴肅的道：「民女其實也不知道何謂好姻緣，

不過想來皇上英明睿智，肯定比民女更清楚明白。」 

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還能夠順道拍一下上位者的馬屁，陸厚朴覺得要是她那總是

算無遺策的爹在場，都得稱讚一番她的機智。 

厲穆禛忍不住在心裡笑罵她一聲小滑頭，但也不得不承認這話他聽了挺受用的，他

撫掌輕笑道：「說的不錯，那朕不賞也不行了。」 

他說了賞字，其他太妃太嬪等人自然也跟著賞了一波，讓陸厚朴高興的笑了起來。 

厲穆禛沒忘記自己答應過要給李太嬪一個面子，所以在陸厚朴之後，他沒再繼續問

下去，他剛剛逗弄了下小姑娘，又被小小的拍了個馬屁，心情頗好，也就不再插手後面

的流程，專心地當個擺設。 

這回的選秀，那些老狐狸們動了心思想在他的後宮上做文章，可他也不是只會傻傻

的任人擺布，起碼光看著這後宮還有前朝的風起雲湧，就知道即使先帝已經過世多年，

某些人的野心依然不減。 

他心中有所盤算，目光不由自主又往下頭看去，依然是一眼就看見那個已經站回秀

女群裡的小姑娘。 

他忍不住又勾起微笑，或許選秀也不是什麼好處都沒有，起碼讓他碰上一個挺有趣

的小姑娘，只是這樣一個小姑娘，可愛是可愛，就她這樣的性子，若是真入了宮，只怕

不是為她好，而是害了她吧！ 

厲穆禛用指腹輕輕摩挲著下巴，發覺那小姑娘像是察覺到什麼一般抬頭張望，他順

勢移開了目光。 

再瞧瞧吧！他不是早就知道了嗎，若是真心喜愛一樣東西，就絕對不能放進宮裡

來，宮裡頭，住的可都是吃人的獸啊…… 

 

 



有時候越是不想招惹是非，是非卻越會招惹自己，對於陸厚朴來說，現在就是這樣

讓人尷尬的時候。 

倒不是說她無法應付，只是這些小姑娘們用的招數，真是讓她看了都尷尬啊！ 

比如前幾天把她的衣裳給剪破，可是那剪子是能夠隨意帶進宮裡頭的嗎？她只上報

給儲秀宮裡的姑姑，這事兒一下子就一清二楚了，連讓她自個兒去查的興趣都沒有。 

還有昨兒個，不知道是哪來的宮女同她說有某一個太妃傳召她，也不想想看，這些

日子她雖然過得低調，可也不是什麼都不做的，起碼這宮裡先帝留下的幾個太妃太嬪她

都早打聽得門清了。 

但這招普通人家的秀女說不得真得上當，起碼昨兒個的確聽見了一個落水被侍衛給

救上岸的。總之她先向姑姑報告自己的去向，一出了宮，看那宮女走得飛快，一下子就

讓人跟不上，她馬上就踅回儲秀宮找姑姑們報告，問問能不能找其他宮女幫她帶路，那

些個姑姑們都是經事的老人了，哪裡不知道這其中的貓膩，不一會兒就讓她自個兒回房

了。 

只不過這尷尬的招數始終用不膩，比如現在，她被屋子裡的兩個秀女給拉著往儲秀

宮外的小花園去逛逛，然後眼前小小年紀的王爺和長公主就忽然跑了過來，讓她們去御

膳房拿點吃的過來。 

陸厚朴倒是沒想過這是巧合，只覺得身旁兩個姑娘的手段挺厲害，居然還能夠請動

宮裡的貴人來陷害她。 

別說她怎麼看出是陷害的，她身上打從剛剛開始就被弄上了引貓發狂的香料，這味

道一般人聞不出來，但她可是藥材之家出身的，怎麼可能聞不出來。 

李芳晨和白婉楒兩個卻面面相覷，沒想到自己安排好的陷阱都還沒用上，居然就先

撞上了這兩個貴人。 

她們入宮前就讓人教導過有關於宮裡主子們的性格還有名諱，自然很快就認出來這

是當今皇上的一對雙生弟妹厲穆庭和厲慕蓉，他們是先帝的老來子，生母產後早亡，現

在在塗太妃的手下撫養，由於是宮裡年紀最小的主子，又是先帝最後的子女，所以在宮

中非常受寵，向來不把其他人放在眼裡，更別提這些儲秀宮的秀女了，在他們眼裡大約

和普通宮女們沒什麼兩樣。 

李芳晨和白婉楒互看了一眼，皆露出一抹欣喜之意，雖說王爺和長公主的出現讓她

們有些意外，可是若等等那隻貓竄了出來，不說傷到了人，光只造成驚嚇，可比她們原

先設想的還要好。 

這麼一想，她們便覺得去御膳房取點心也不是什麼壞事了，還能夠讓她們提前抽

身，避免被懷疑。 

於是李芳晨急忙地道：「還請一位姑姑帶我們過去，我們平日只在儲秀宮裡，對外

頭的路可不熟稔。」 

厲穆庭就是個熊孩子，平日裡胡作非為慣了，這種趕著拍馬屁的人見多了，看也不

看一眼，隨便指了個人，李芳晨和白婉楒便連忙跟著對方離開。 



他還不由得抱怨道：「連個路都不會問，還得浪費我一個人去拿吃食，可真是夠沒

用的！」接著他抬頭一看，發現陸厚朴還站在原地，不免一臉疑惑的看著她，「妳怎麼

不去？難道妳還要另外一個人幫妳帶路不成？」 

陸厚朴微微一笑，「沒的事，民女想著兩個人去就夠了，王爺要是想去抓蛐蛐兒還

得趕緊才是，要不然等等那姑姑回來了，只怕就不好辦了。」 

厲穆庭瞪大了眼，一臉震驚地看著她，「妳怎麼知道我去要去抓蛐蛐兒？不對！難

不成妳是方姑姑的眼線？」 

那方姑姑平日裡最是古板，不管他們要做什麼總愛攔著，他這才想方設法的把人給

支走，卻沒想到這個秀女居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 

陸厚朴指了指他沒藏好的蛐蛐兒罐，好笑地道：「這都露餡了啊！還有，王爺您帶

那麼多人出來，明明可以讓這些人去御膳房拿點心。又為什麼要特別找我們這些秀女

呢？還不是知道我們肯定不認得路，又得要找人帶路，這才指了那位方姑姑的嗎？」 

這麼明顯的事情，她以為誰都能看出來。 

厲穆庭那一點小算計被拆穿了，頓時惱羞成怒，「妳……妳這是揣測上意，我可沒有

要抓蛐蛐兒，我這是……」 

他話還沒說完，一直在邊上的厲慕蓉馬上細聲道：「哥哥，不是說要帶我抓蛐蛐兒

的嗎？怎麼又說沒有了呢？」 

厲穆庭平日雖然是個熊孩子，就沒有不敢搗亂的，可是對於這個雙生妹妹卻還是照

護有加的。 

陸厚朴同樣也把注意力放到那個長公主身上，她一雙大眼水靈又單純，明明和厲穆

庭是同胞出生，可是身量卻小了許多，唇色也略顯蒼白，整個人看起來就跟一尊精緻的

琉璃娃娃一般，似乎只要一陣強風颳來，就會隨風散去。 

陸厚朴被放養著長大，最是喜愛這種精緻可愛的小娃娃了，如果不是這個娃娃的身

分是長公主，只怕她都要忍不住自個兒的手，上前去捏捏抱抱了。 

厲穆庭一聽到自己最疼愛的妹妹用如此可憐的語氣質問，連忙回道：「沒的事，哥

哥這就帶妳去抓蛐蛐兒。」 

他妹妹平日裡都窩在宮殿裡養身子，好不容易能夠出來走走，哪能夠對她失信呢！ 

他牽起妹妹的手，在經過陸厚朴身邊的時候，還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妳最好別

多話，要不然本王會讓妳死得很難看。」 

陸厚朴也不是被嚇大的，她微笑著點點頭，壓根不把一個半大孩子的話給放在心

上，但是有一件事讓她覺得古怪，方才厲慕蓉經過她身邊時輕咳了兩聲，她聞到股味道，

可是那味道太淺，她並不是很確定，想了想，決定再找機會觀察觀察。 

沒多久，李芳晨和白婉楒跟著方姑姑拿了一盤點心回來，就看見她們期待被瘋貓狂

追逐而失儀的陸厚朴，正一臉無趣的坐在花園的亭子裡，還有一隻懶洋洋的肥橘貓趴在

她的腿上，她一手揉著肥貓的肚子，肥貓舒服得發出呼嚕呼嚕聲。 

李芳晨難掩震驚，馬上轉頭瞪著白婉楒，用眼神質問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她交代白婉楒將那藥粉弄在陸厚朴身上的，她還事先收買了小太監抓了隻貓來，

到時候不管陸厚朴是因為被貓抓傷而破相，或者是為了閃躲而衝撞了貴人失了儀態，更

或者是落水讓人給救了，都算達到她們的目的。 

但現在的景況完全跟她們預想的不一樣，難道是藥出了差錯？或者是那貓兒鼻子壞

了，沒聞到那藥的味道？ 

她們想了半天，眼色不知道互相交會了幾回，領著人的方姑姑可沒那個耐性等著，

她冷冷地瞅了她們一眼，聲音清冷的道：「兩位姑娘可是不耐煩替主子拿東西，要不怎

麼一停就是這大半天的？」 

李芳晨脾氣暴躁，讓一個下人指揮著做事，心裡本就有些不甘願，正要開口回嗆，

卻被白婉楒有眼色的給攔了下來。 

「沒這回事，姑姑哪兒的話呢！我們就是想著剛剛主子還在這兒，怎麼這時候卻不

見了人影？」說話的同時，她還不忘將眼神往陸厚朴的方向飄，畢竟剛剛陸厚朴就在這

兒，現在王爺和長公主不見了，問這個還留在這兒的人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 

方姑姑的表情極為嚴肅，對於這些小姑娘在她眼前玩弄心機只覺得厭惡，可是她這

話的確有點道理，她微微點了點頭，然後就看著她們把那個坐在亭子裡的秀女給喊過來。 

 


